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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纳税义务体系是税法总则的基础性概念，是现代税收债法建构的核心范畴。纳税义务体

系在主体内容上包括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和第二次纳税义务，与纳税义务有关的附随义务还有相关程

序上的协力义务等相关义务。从程序上看，纳税义务的发生、履行与变更、消灭皆遵循税收程序法的

明确规定，并因税种不同而存在差异。除了法定的明确纳税义务以外，在税法上还有类推适用与核定

征收、溢缴税款与双重征税以及产生税收利息与滞纳金的特定情形，需要遵循交易实质、要件明确性

和适度区分负担的原则加以解释和处理。我国应在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建构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

义务制度，并在具体税种制度中加以类型化并制定明确的规则要件，使得纳税义务体系在总则法、实

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理论与适用实现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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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法总则与纳税义务体系

我国当前的立法存在一种法典化的趋势，尽管有学者提出来要更加谨慎对待法典化问

题，〔１〕但一些重点领域的立法法典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连续两个年度里，先后提出“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

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２〕和“研究启动条件成熟的相关领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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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有学者提出，要特别注重部门法的特定完备价值而非形式上的法律编纂，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

体系的内部构成》，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载中国人大网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

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１０４／１９６８ａｆ４ｃ８５ｃ２４６０６９ｅｆ３ｅ８ａｂ３６ｆ５８ｄ０ｃ．ｓｈｔｍｌ。



典编纂工作”。〔３〕就国家的立法完善工作而言，法典编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以法典之形

式发展法律的一种途径。〔４〕在行政法学界，学者们为实现行政实定法体系功能的最大化，也在呼

吁大力推进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行政法法典化的制度建设；〔５〕在环境法学界，学者们明确

了环境法典的“领域型”特征，提出了环境法典编纂方案；〔６〕在税法学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委在２０２１年委托国内税法学者对税法总则立法进行专题研究并完成专家建议稿，〔７〕制定税法典

开始成为中国税法学界的普遍共识。

关于税法典的制定，学界普遍认为宜参照《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先行制定税法总则，在此基础

上结合成文的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进一步编纂税法典。税法总则作为未来税法典之总则法，对

内可以统领税收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有助于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对外可以与其他法律部门相衔

接，确保各项税法制度法律能融入国家法律体系。〔８〕世界上制定税法典的模式主要有以美国、法

国为代表的“综合法典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通则法典模式”两种。其中，前者通常并不

设定总则，后者则普遍将税收定义、税法原则、税法主体、纳税义务和征税行为等税法基本规则制

定在总则中。〔９〕可以说，税法总则是税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税法一般原理、税收法律关系、纳

税人权利保护、税收行政行为、处罚与救济等事项做出原则性和基础性的规定，有利于税务机关、

司法机关和纳税人正确理解和适用税法。

在现代税法概念体系中，纳税义务往往被置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中，〔１０〕特别系指纳税人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１１〕在一般税法原理上，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由程序的部分

与实体的部分所构成，程序部分是指税收程序关系，实体的部分是指税收债务关系。〔１２〕在各国税

法总则的立法例中，税收法律关系作为核心内容都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其中纳税义务作为税

收法律关系的主要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篇幅的条款对其加以充分规定。〔１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纳税人权利义务的公告》，明确纳税人在行使１４项权利的同时，也负有１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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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载中国人大网２０２２年５月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

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２０５／４０３１０ｄ１８ｆ３００４２ｄ９８ｅ００４ｃ７ａ１９１６ｃ１６ｆ．ｓｈｔｍｌ。

参见韩光明：《法典编纂与私法发展：罗马法经验观照》，载《交大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参见周佑勇：《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构造》，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马怀德：《中国行政

法典的时代需求与制度供给》，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杨伟东：《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载《法

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法典的“行政领域立法”属性》，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参见《预算工委召开税法总则立法专题研究课题评审会》，载中国人大网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２０８／ｅ２０３９２ｄ６１９ｂｆ４１６ｃｂ１ａ２ｂ４９０３２ｅａ１５８４．ｓｈｔｍｌ。

参见刘剑文：《税法典目标下税法总则的功能定位与体系安排》，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参见施正文：《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载《税务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参见刘剑文：《财税法———原理、案例与材料》（第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０６页。

也有观点认为，税收义务和纳税义务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前者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纳税义

务更多地聚焦在纳税人实体义务的履行。参见张守文：《略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载《税务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８期；叶姗：《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法律建构》，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等等。

Ｔｉｐｋｅ／Ｌａｎｇ，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ｃｈｔ，２０．Ａｕｆｌ．，２０１０，§６Ｒｚ．１ｆｆ．转引自陈清秀：《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７３页。

比如，德国《税收通则》第二部分即为“税收债法”并分为４节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关系”

“税收优惠之目的”“责任”；再如，日本《国税通则法》第二、三、四章分别为“国税缴纳义务的确定”“国税的缴纳与征

收”“纳税的延期与担保”等，日本《国税征收法》第三章“第二次纳税义务”和日本《地方税法》第一章总则中多数规

定均与税收法律关系以及纳税义务有关。



义务。〔１４〕严格来讲，《公告》中的纳税人义务是从纳税人在日常税务管理和申报纳税环节中的程

序性义务来进行展开的，〔１５〕而在税法上的纳税义务概念则更全面，不仅包括程序上的纳税义务，

还包括实体上的纳税义务以及纳税义务在不同情形、层面上的展开。在税法总则的立法过程

中，很有必要结合税法上纳税义务的基本法理和各国立法例，符合“概念—原则—规则”的法律

要素基本要求，遵循“主体—客体—内容”的法律关系逻辑主线，明晰“产生—变更—消灭”的法

律关系运转要求，〔１６〕对我国的纳税义务体系加以进一步廓清、梳理和完善，以构建符合国际上

通用税法规则、匹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我国税法基础性制度

体系。

二、纳税义务体系的实体构成

“人民与行政法上之公义务，最典型的就是人民依行政法规须服从行政机关所行使之公权力，

其中主要包括人民必须因此有所作为，不作为或容忍。”〔１７〕税收作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一，私人

需要在财产权上承受一定的负担，并因此获得社会利益或公共福祉。〔１８〕税收成为近现代社会重

要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作为纳税人负担的纳税义务也因此受到法律的严格调整。至于纳税义务

何时发生，在学界有“课税处分说”和“课税构成要件说”两种学说。前者指纳税义务经由课税处分

（Ｓｔｅｖｅｒｆｅｓｔｓｅｔｚｕｎｇ）而发生，除了印花税与其他直接征收缴纳的税种外，均是依据行政处分

（Ｖｅｒａｎｌａｎｇｕｎｇ）方始成立，此说由德国学者奥托·梅耶（ＯｔｔｏＭａｙｅｒ）所主张。后者指纳税义务在

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税收债务构成要件（Ｓｔｅｕｅｒ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时，纳税义务即成立。〔１９〕德国《税收通

则》第３８条规定：“基于税捐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于该法律对于其给付义务所连接的构成要件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实现时，即为成立。”〔２０〕目前，后者作为通说被世界各国和地区所采纳。在立法过程

中，我国税法总则可以将纳税义务事项作为主要的指导性条款列明，就纳税义务的构成要件以及

其与相关概念之间形成的结构层次进行明确规定和清晰阐释，形成既借鉴国际税法制度经验又体

现我国现行税法特点的纳税义务制度规则。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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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项权利分别为：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

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

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１０项义务分

别为：依法进行税务登记的义务、依法设置账簿、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以及依法开具、使用、取得和保管发票的

义务、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备案的义务、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的义务、按时如实申报的义务、按

时缴纳税款的义务、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

义务。　

纳税义务人是指税法上负有纳税义务的特定当事人，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扣缴义务人、担保义务人、税

务代理人、实际负税人等。本文所指纳税义务人是指狭义上的，即指在税法上具有缴纳税款义务的纳税人，不包括

承担扣缴责任的扣缴义务人和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义务人。

见前注〔８〕，刘剑文文，第１１６—１１８页。

翁岳生：《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８９页。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刘剑文、王桦宇：《公共财产权的概

念及其法治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８期；等等。

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９４—２９６页。

关于德国《税收通则》的中文通用译本，有《外国税收征管法律译本》组编译、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出

版的《外国税收征管法律译本》中德国《税收通则》的译本和陈敏译著、台湾地区图书馆２０１３年编印的《德国租税通

则》译本两种，本文对法律名称采德国《税收通则》的表述，在引用法律条文时主要采《外国税收征管法律译本》的译

文，个别表述兼采陈敏版本。



　　（一）纳税义务

狭义上的纳税义务是纳税人在社会生活中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取得所得、取得保有处分

财产、消费或从事特定行为应当承担的必要负担，并由税法明确加以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４条第１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但并未对纳税义务

的概念做出税法规则上的明确规定，因此具体的纳税义务需要结合相关实体税种法规定加以确

定。在税法学理上，纳税义务可区分为“纳税义务的产生”与“纳税义务的确定”两个阶段。因符

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成立的纳税义务，在未经具体确定程序前，仅具有抽象的意义，故可称

之为抽象纳税义务；只有经过具体确定应纳税额、纳税时间和地点的程序后，纳税义务才真正具

体确定，即可称之为具体纳税义务。〔２１〕需指出的是，纳税义务和税收债务间亦存在一定的区

别，纳税义务一般指申报并缴纳税款的义务，税收债务原则上除涵盖纳税义务之外，还包括陈述

义务、协助提供资料义务、报告义务、制作账册及会计记录义务等与纳税义务有关的相关程序

义务。

在税法上，与纳税义务有关的概念还有连带纳税义务。“在由复数者来连带负担一个纳税义

务的场合，可将此复数者称为连带纳税义务人，并将他们的纳税义务称为连带纳税义务。”〔２２〕连带

债务的本质在于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德国税法亦采连带债务制度，以使国家税收不因单一制税

收债务人无偿还能力或债务清理而受到影响。〔２３〕德国《税收通则》第４４条规定了连带债务人

（Ｇｅｓａｍｔｓｃｈｕｌｄｎｅｒ），该条第１款规定：“对一基于税收债务关系之给付，数人同负清偿或担保之责

任，或数人经合并课征以同一之税收者，为连带债务人。法律别无规定时，各连带债务人皆对全部

之给付负清偿责任。”〔２４〕《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４８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４９条规定了

纳税人分立和发包出租两种情况的连带纳税义务，〔２５〕在其他民商事法律中涉及相关主体的连带

义务（责任）条款也同样适用于作为债权人的税务机关。关于税法上的连带债务，尽管在理论上还

存在一些争议，〔２６〕但在税收实务中处理相关问题确实亦会运用这一具有补充性特点的连带义务

制度，使连带债务人承担纳税义务。税法上连带义务的制度取向主要是在程序机制上保障国家税

收利益，也即在特定情形下税务机关可以对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一人课税，也可以针对所有连带

纳税义务人要求课税。

（二）扣缴义务

作为广义上纳税义务的一种，扣缴义务目的在于便利税收征管机关掌握税源资料、达成维护

税收公平、确保国库收入等公共利益之追求，且系有利于国库调度之必要手段。〔２７〕从狭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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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守文：《财税法学》（第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４页。

金子宏『租税法（１８版）』（弘文堂，２０１３）１４７頁。

参见陈敏译著：《德国租税通则》，台湾地区图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４—４６页。

该条第２款规定：“连带债务人中之一人为清偿者，其效力及于其他债务人。连带债务人中之一人为抵

销及提供担保者，亦同。其他事项之效果，仅及于所涉及之连带债务人。第２６８条至第２８０条规定，关于合并课征

事件之强制执行限制，不受影响。”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４８条的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

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

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４９条的规定，

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应当自发包或者出租之日起３０日内将承包人或者承租人的有关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发

包人或者出租人不报告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与承包人或者承租人承担纳税连带责任。

有学者从税收法定以及法律安定的原则出发，对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连带债务承担采取较为否定看法，

但多数学者则从税法和民法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税法上的连带债务不仅在理论上成立，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

意义。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参见钟典晏：《扣缴义务问题研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３４页。



看，扣缴义务人并非实际纳税人和负税人，其扣缴义务似乎不能与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处于同一

层次；但从广义上看，扣缴义务人依据税法规定承担代扣代缴义务，除税款本身不由其承担外，

其义务要求强度和责任追究程度也不逊于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法》除第６、３２条等规定外，

第６９条甚至还专门规定了仅只针对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条款。〔２８〕扣缴义务人，若从纳税人

的立场，是属于为国家征收税款的征收人，但若从国家立场来看，则是代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

的人，因此扣缴义务人具有双重属性。扣缴义务人承担此等协助保障税款征收的义务，能够实

现公共福祉目的而且具有效率性，所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此种义务安排并不违背宪法

规定。〔２９〕

扣缴义务的法律性质主要有行政助手、行政委托和协力义务三种学说。“行政助手说”指扣缴人

仅只作为行政协助，原则上对于扣缴内容及程度并无裁量权；“行政委托说”指扣缴义务是以扣缴义务

人自己的名义独立执行扣缴义务，属于公法上的法定委托；“协力义务说”则认为扣缴义务人并非行政

受托人，而仅只是依据税法规定执行一项公法上义务。〔３０〕通常而言，扣缴义务为依据税法规定成立

的义务，属于公法上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得经由雇主与受雇人之间的约定加以排除。〔３１〕大多数国

家以扣缴义务将大部分税的征收转嫁给私人部门，减少纳税人程序负担的同时也让税务机关能集

中精力应对相对复杂的审计而非琐碎繁杂的税额评定程序。〔３２〕在德国法上，虽然通说认为扣缴

义务人违反薪资税义务以无过失为责任要件，但税务机关于作成责任裁决时，仍需考虑雇主有无

故意或过失。〔３３〕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印花税法》等诸多实体

税种法规定了扣缴义务，更主要是从方便稽征和源泉扣缴的立场出发而设置的。〔３４〕尽管扣缴义

务制度在我国税法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３５〕但作为一种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公法义务设定，仍需

加以充分肯定。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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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向

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信息。”第３２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

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

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第６９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

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ＢＶｅｒｆＧＥ２２，３８０；ＢＶｅｒｆＧＤＢ６４，２０４．转引自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２７５页。

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２７７—２７９页。

在分类税制下，纳税义务主要由负有扣缴义务的支付所得者代为履行，取得所得者则负有根本性的纳税

义务，充分体现税收稽征效率。综合所得范畴的引入，使得核心课税要素由所得这一征税客体转向纳税人，更能实

现量能课税原则。参见叶姗：《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法律建构》，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参见［美］维克多·瑟仁伊：《比较税法》，丁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参见钟典晏：《扣缴义务问题研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６—７７页。

比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１８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销售劳务，在境内

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又如，《企业所

得税法》第３７条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取得本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

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第

３８条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

者劳务费的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再如，《个人所得税法》第９条第１款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

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另如，《印花税法》第１４条规定：“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有

代理人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解缴税款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

参见孙伯龙、王桦宇：《论未履行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的法律责任———对〈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条的思

考》，载《税务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三）第二次纳税义务

第二次纳税义务是指纳税义务人出现滞纳税款情形，且该纳税义务人的财产的执行不足以弥

补税款时，税法上明确该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人有义务替其纳税。该等关系人产生该等义务的法律

依据主要在于税法上的明确规定或者民商事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

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不能履行纳税义务的连带责任；法人企业在解散清算时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时的税款承担义务；无偿受让人对取得财产的税款承担义务；等等。第二次纳税义务与原纳税义

务的相互关系类似保证债务与主债务的性质，〔３６〕相较于原纳税义务具有附属性和补充性的特征，

该制度的目的在于无法对本来的纳税义务人征收全部或部分的税收时，可以与该纳税义务人具有

人或物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补充地负担纳税人的纳税义务。〔３７〕尽管我国税法上无明确具体的第二

次纳税义务规定，〔３８〕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诸多依照相关民商事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客观上运

用第二次纳税义务制度追缴税款的成功案例。〔３９〕

德国《税收通则》虽然没有单独规定第二次纳税义务人，但该法第３３条第１款对纳税义务人概

念作了更为宽泛的解释，并在第２１９条中对责任债务人的补充清偿责任作了明确规定。〔４０〕德国

《税收通则》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对第二次纳税义务的高度重视，认为其和纳税义务本身是同等重要

的负担事项。日本《国税征收法》第３２条至第４１条规定了第二次纳税义务及其相关事项，在实体

上明确无限责任股东、清算人、家族公司、共同事业者、受让事业的特殊关系者、无偿或显著低额的

受让人等的第二次纳税义务，并在程序上要求税务署长须依政令规定，就征收金额、缴纳期间和其

他必要事项以税务通知书方式予以告知。第二次纳税义务在有关各项具体条款规定的纳税人滞

纳税款，以及其各条款规定的税收要件充分时方成立。〔４１〕第二次纳税义务产生的基础在于基于

应税行为或事实最初产生本来意义上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或者税务处理决定，在实践中也会出

现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就主纳税义务人的课税处分瑕疵请求撤销税务处理决定的情形，以此减小第

二次纳税义务的不合理性和无效性。

与纳税义务有关的另一个税法概念是协力义务，也即协助税务机关识别应税事实的法定义

务。在税法学理上，协力义务是指纳税义务人对于所支配管理范围内的事项，负担共同澄清事实

责任，本于协同合作原则（Ｋｏｏｐ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ｘｉｍｅ），对于税务机关调查事实关系予以协力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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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日］北野弘久：《日本税法学原论》，郭美松、陈刚译，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３页。

见前注〔２２〕，金子宏书，第１５３—１５５页。

参见郑依彤：《论第二次纳税义务的构建与优化》，载《税务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比如，温州市地方税务局鹿城税务分局诉Ａ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

龙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温龙商初字第１０４７号；温州市地方税务局鹿城税务分局诉Ｂ公司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温鹿商初字第３８３０号；国家税务总局

丽水市税务局与被告胡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浙

１１２６民初２３７号等案件中，人民法院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１８条第２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

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予以支持，判令相关方

对所涉税款和滞纳金承担责任。

德国《税收通则》第３３条第１款规定：“纳税义务人，是指负有纳税义务、对纳税负担保责任、应从第三方

账上扣除并缴纳税款的人员，是应提出纳税申报、提供担保（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制作账簿和会计记录（Ｂüｃｈｅｒｕｎｄ

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或履行税法赋予的其他义务的人员。”第２１９条规定：“如果无其他规定，倘若对责任债务人的动产

的强制执行未果，或者认定该强制执行将无结果时，方可对责任债务人（Ｈｓｆｔｕｎｇｓｓｃｈｕｌｄｎｅｒ）要求缴纳税款，责任债

务人逃税或者教唆偷漏税，或者依法有义务要求扣除和清偿税款或为他人缴纳税款时，本限制无效。”

见前注〔３６〕，北野弘久书，第１９８页。



且该等协力事项，应具有适当性、可能性、必要性、相当性和期待可能性原则。〔４２〕具体而言，包括

账号披露义务、税务登记义务、接受检查的义务、账证及会计记录之保持义务等。〔４３〕在税法学理

上，纳税申报一般被认为是私人在公法关系中所谓发生具体决定应纳税额的公法上法律效果之行

为，即为私人之公法行为。〔４４〕在纳税申报以后，如税务机关对申报事项存在疑虑并进行查证，纳

税人即负有协力义务，来协助税务机关调查相关事实。当然，若纳税人未尽协力义务或各种客观

不能致使税务机关依职权原则进行调查而无法准确了解应税事实时，税务机关仍可根据具体情事

依据举证责任的客观分配来进行税款的核定。〔４５〕但总体上，协力义务作为一种负担，实际上是税

法上对纳税人信息权之干预，需要遵循比例原则以保障纳税人权利。〔４６〕

三、纳税义务体系的程序展开

税法总则作为我国税法体系在实体和程序上的总括性规则指引，除了需要对纳税义务体系的

实体要素进行规定外，还需要对纳税义务体系的程序事项制定明确的规范。在实体上，纳税义务

根据责任承担的具体对象主要分为直接负担的纳税义务、作为公法上义务的扣缴义务以及作为补

充性税款保障屏障的第二次纳税义务；除此以外，还包括连带纳税义务（责任）、协力义务以及与纳

税事项有关的纳税人其他义务等不同层面和维度的义务，以上义务体系共同组成了纳税义务体系

的实体部分。在程序上，纳税义务还可以根据其演进的存续周期主要区分为纳税义务的发生、纳

税义务的履行与变更以及纳税义务的消灭。其中，纳税义务的发生主要是从课税构成要件满足的

时间来确认的；纳税义务的履行与变更既涉及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涉及连带纳税

义务、第二次纳税义务的履行，同时还涉及确保纳税义务履行的保障措施；纳税义务的变更则主要

涉及课税要素的变更以及减免税事项；纳税义务的消灭则涉及清偿、免除、时效经过、退还税金的

抵扣、滞纳处分的满足以及滞纳处分的停止等情形。

（一）纳税义务的发生

在税法学理上，纳税义务通常被认为于税法上的构成要件（Ｓｔｅｕｅｒ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满足时发生。为了

确保纳税人依法准确及时足额进行纳税申报，同时也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征收监管，我国大部分的实

体税法都明确规定了各主要税种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比如，就增值税而言，《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了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收款、约定收款条件满足或先开具发票孰先原则确定；〔４７〕就消费税而

言，《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了纳税人销售、自产自用非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以销售或移送的时点作

·０４·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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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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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４８９—４９１页。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１７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帐户和其他存款帐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再如，第１９条规

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帐簿，根据合法、有效凭

证记帐，进行核算。”另如，第５６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又如，第５７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

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

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

见前注〔２２〕，金子宏书，第７５０—７５２页。

参见葛克昌：《纳税人协力义务与行政法院判决》，翰芦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１１页。

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第３版），翰芦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２３—７４３页。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１９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

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增值税

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４８〕就印花税而言，《印花税法》规定了印花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立应税凭

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４９〕但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税种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仍存在一定的

复杂性，比如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因不同所得、成本费用确认的时点、数额等复杂性以及存

在年度汇算清缴因素，而存在不同理解，在征税实践中税务机关往往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并参酌具体情

况进行确认。〔５０〕与此同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与内容确认时间还有所区别，在纳税义务成立时，具体

的数额还有待通过相关程序安排进行确认。〔５１〕借由课税处分（Ｓｔｅｕｅｒｂｅｓｃｈｅｉｄ，Ｓｔｅｕｅｒｆｅｓｔｓｅｔｚｕｎｇ），

纳税义务人得以清楚知悉具体的应纳税额以及缴纳期限，进而在期限届满前履行其纳税义务。〔５２〕

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义务的具体形态因其税种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比如，在所得税法上，企

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实行预缴制度，〔５３〕不过所得税的预缴义务实际上是一种暂缴

（Ｓｔｅｕｅｒｖｏｒａｕｓｚａｈｌｕｎｇ），并非在清偿期前缴纳，而是属于一种以最终纳税义务之发生为解除条件的

税收义务，若后续汇算清缴时并未发生纳税义务或发生税额较少时，纳税义务人还可以主张退税

请求权。〔５４〕与此同时，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义务发生在取得所得的规定期日；〔５５〕核定征收纳税人

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依据具体核定方式有所不同；〔５６〕自行申报的纳税义务则发生在规定的申报

期日内。纳税义务的产生，还关系到实施诉讼保全措施、纳税义务的继承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的内

容变动，这些都会对纳税人的具体权益和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５７〕

与纳税义务发生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纳税申报。申报纳税制度本身至少在理论上将纳税义

务人置于税收法律关系的中心地位，并因此影响到纳税义务确定的法律问题。〔５８〕纳税义务人根

据自身经营、取得财物或发生应税事项等具体情况进行纳税义务成立的申报，然后据此申报，再具

体地确认纳税义务额。而当税务机关通过程序发现纳税申报额与依职权调查的结果不符时，则会

责令纳税义务人对此进行改正，并根据情况做出课税处分的决定。德国《税收通则》第１４９条至第

１５３条对纳税申报进行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在我国，纳税申报是一种程序上的纳税义务，即使没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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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４条规定：“纳税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于纳税人销售时纳税。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

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除

受托方为个人外，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

费品的，所纳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于报关进口时纳税。”

《印花税法》第１５条规定：“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

日。”“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证券交易完成的当日。”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也面临同样问题，由于可能还存在免征额、所得所属类型的争议等因素，

个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也较为复杂。

见前注〔２２〕，金子宏书，第６９６页。

参见黄茂荣、葛克昌、陈清秀主编：《税捐稽征法》（第２版），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８３页。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５４条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分月和分季预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

日起１５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５个月内，

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在个人所得税法上，也存在综合所

得预缴税款的特定，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１１条的规定，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

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３月１日至６月

３０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比如，《企业所得税法》第４０条规定：“扣缴义务人每次代扣的税款，应当自代扣之日起七日内缴入国库，

并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８〕３０号）中《企业

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第１３条和第１４条的规定。

见前注〔２２〕，金子宏书，第６９６页。

见前注〔３６〕，北野弘久书，第１７４页。



有税款缴纳的义务，纳税义务人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仍需进行零申报。〔５９〕在税法学理

上，税额确认有申报纳税、赋课征收和申报赋课等方式，其中赋课征收是指税务机关直接进行税额

确定，申报赋课是申报与税额确定相结合，〔６０〕２０１４年我国税务征管领域进行全面“放管服”改革

后，我国的税额确认原则上以自行申报为主。〔６１〕税法总则立法可就纳税义务的发生设定指导性

的原则，并在各税种法中加以明确规定。

（二）纳税义务的履行与变更

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申报并确定了更为具体的纳税税额后，需要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缴纳或解

缴税款，全面及时足额地履行纳税义务。各实体税法也会具体明确地规定纳税地点、可选择的缴

纳方式、缴纳币种等具体履行事项。在纳税义务的履行过程中，除正常履行纳税义务外，还可能会

发生如下情形：一是发生提前履行或延期履行事项，一般来说自愿提前履行纳税义务并无不可，在

一些特定情况下纳税人亦会出现延期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形，德国《税收通则》第２２２条规定了延期

事项，〔６２〕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１条第２款规定了延期缴纳制度；〔６３〕二是减免税事项，我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３条第１款规定了减免税制度。与此同时，与纳税义务履行相关的保障措施

包括纳税担保、强制执行、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６４〕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还规定了对不符合独立交

易规则情形下的纳税调整事项。〔６５〕纳税义务是金钱债务，在性质上不是非替代性的，所以纳税义

务这一替代性的义务是可以继承的。与此同时，纳税义务以纳税人纳税能力为基准，也特别强调

纳税义务人的个别性。所以税法也考虑两者之间的调和性，继承人在税法上也承担与继承事项有

关的适当的纳税义务。〔６６〕

在税法学理上，纳税义务的变更包括主体变更、客体变更、清偿期变更等多种情形。其一，主

体变更可以分为权利的概括继受以及个别继受两种。前者指自然人继承、企业并购重组等，此等

情形下相关纳税义务主体也发生变更，以保障纳税义务的实际有效履行；个体继受主要指私法行

为约定税负承担，但此时仅发生实际支付人的变化而与法定纳税人本身无涉。其二，客体变更主

要包括债之更改、新债清偿、代物清偿等情形。债之更改囿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在实务中较为

·２４·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２５条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

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扣缴

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４９３—４９４页。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见稿）》曾明确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性地位，征求意见

稿规定，纳税人自行计税申报，并对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德国《税收通则》第２２２条规定：“如果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到期时征税，可能意味着对纳税义务人的

严重不当行为，并且请求权显然不因延期而受到危害，税务机关可以将纳税义务全部或部分延期，但第三方缴纳义

务人或已扣税款的扣缴义务人除外。”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１条第２款的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区市税

务机关批准，可以在不超过３个月范围内延期缴纳税款。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８条、第４０条和第５０条分别规定了担保事项和税收代位权、撤销权，第８８条还

特别规定了纳税争议“双重前置”之先行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事项。《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见

稿）》第７４条还明确了税收优先受偿权，规定纳税人因故意或者过失，不能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

人的不动产设置税收优先受偿权，在纳税人处置时优先受偿。

《企业所得税法》第４１条第１款规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

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个人所得税法》第８条也有类似关于关

联交易、不合理商业目的安排以及其他需要纳税调整的反避税事项规定。

见前注〔２２〕，金子宏书，第６９８—６９９页。



少见；新债清偿主要是指纳税义务人提供相关担保形成新的担保之债而对纳税义务履行提供保

障，但此种情况下也不涉及原纳税义务的消灭；代物清偿主要是清偿标的物形式变更，这在实务中

也较为少见。〔６７〕其三，清偿期变更主要是指清偿期提前或延后的情形。比如，依据《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４４条的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

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此种情形就属于清偿期提前的法定情形。至于清偿期延后的法定

情形，可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１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４１条的规定，出现不可抗力导

致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或者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工资社保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等情形时，纳税

人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法总则立法可结合我国征管实际情况，就纳税义务的履行与变更及其具

体情形做出指导性规定，特别是可以考虑视情况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间。

（三）纳税义务的消灭

纳税义务的消灭，主要有清偿、免除、时效经过、退还税金的抵扣、滞纳处分的满足以及滞纳处

分的停止等六种情况。〔６８〕就清偿而言，纳税人缴纳税款即达成纳税义务消灭的实际效果。《德国

租税通则》第２２４ａ条规定了交付艺术品可以替代支付。就免除而言，纳税义务依法被免除的，纳税

义务在相应范围内消灭。日本《灾害减免法》《地方税法》等对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况下的减免税作

了明确规定。〔６９〕就时效经过而言，税务机关因各种原因未能行使征税权并持续一段期间的，该项

权利依法消灭。日本《国税通则法》第７２、７３条和《地方税法》第１８条、第１８条之１、之２都规定了

税款的征收时效。按照前述规定，征税权原则上从法定缴纳期限起５年内不行使而消灭，而作为

纳税义务原则上在超过法定缴纳期限５年或３年根据时效规定而消灭。日本的行政法院判例认

为，该等时效的固定是针对法定缴纳期限，而非针对纳税义务确定之日，并以此督促税务机关履行

职责以及提高其对滞纳处分的重视。〔７０〕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海关法》《船舶吨税法》等相关税

法也规定了３年和５年的追征时效，〔７１〕税法总则可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

见稿）》〔７２〕规定的追征时效１５—２０年封顶基础上适度调整。

就退还税金的抵扣而言，也可称之为抵销，纳税人获得退税权以后可以选择直接退税或者从

相关纳税义务中直接抵扣，纳税义务也因此在相应范围内抵销。在一方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其全部

债务数额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滞纳金、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抵销。至于是否能够以自己对国家

的其他特定债权来抵扣税款，日本税法学理和法院裁判一般认为，除非另有明确规定，不得进行抵

扣，且承认抵扣的判决也仅限于特定的情形之下。德国《税收通则》第２２６、２２７条规定了抵销和免

除事项，并规定了不得抵销或免除的情形。抵销必须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反请求且仍处于法定的时

效期间，而免除则包括该等纳税义务的存在具有不当性。就滞纳处分的满足而言，滞纳处分也常

常意味着税收强制措施的执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第３７、３８条规定的财产保全基础上，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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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５２〕，黄茂荣、葛克昌、陈清秀书，第２７３—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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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５２条的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的，追征期为３年，且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追征期为

３年，可追征税款和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到５年；但对偷抗骗税情形，追征期不受限制。根据《海关法》第

６２条的规定，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追征期为１年；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

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追征期为３年。根据《船舶吨税法》第１７条第１款的规定，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

的，追征期为１年，但因应税船舶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追征期为３年，并可按日加征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０．５‰的滞纳金。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见稿）》第８６条将追征期时效规定作了进一步调整，对未登

记、未申报或者需立案查处情形的追征时效由无限期改为１５年，对欠税追征时效，由原来的无限期改为２０年。



４０条关于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对滞纳行为的相应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滞纳处分的停止需要基

于特定的原因，比如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或者自然人遭遇家庭困窘丧失履行能力等特殊情形。〔７３〕

四、纳税义务体系中的特定事项

“在法治国家中，也只有国家权力对于法律的贯彻充分实现时，国家才能在事实意义上发挥功

能。而法律也只有确实被传播和贯彻执行时，才能成为值得信赖的导向模式。”〔７４〕纳税义务作为

我国税法总则立法中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概念范畴，在征管实践中还有诸多事项与之有关，亦构

成纳税义务体系中的重要理论点和基础性制度。通常而言，税务机关认定课征税收之构成要件事

实时，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的归属享有为依据，课征税收构成要件的认

定，税务机关就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纳税义务人依据税法也需要承担协力义务。这里涉及三组

概念：一是税法欠缺明确规定以及应税事实不甚清晰时纳税义务应如何确认，涉及税法的类推适

用和税款的核定征收；二是按照税法规定正常申报或按照课税处分履行纳税义务后发现不应缴

纳、多缴纳或重复缴纳情形时应如何处理，涉及溢缴税款返回请求权和重复征税的克服；三是未能

按期履行纳税义务而产生滞纳税款的责任制度应该如何设计，涉及非主观过错下的税收利息和主

观过错下的税收滞纳金。

（一）类推适用与核定征收

税法兼具主观法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既是一种旨在维护税收征收等公共利益的客观法秩序

构造，同时也是确认和维护纳税人权利的主观法体系。〔７５〕在税法上诸如法律漏洞弥补等一些疑

难问题的解决，除了遵循法解释学的一般原理，还需特别围绕纳税人保护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

根据德国学者Ｔｉｐｋｅ之观点，在税法中法律漏洞可否以类推方式予以填补，这完全不是方法论的

问题，而是宪法问题，亦即平等原则问题与税收正义问题。与此同时，对法律漏洞依立法目的，借

类推适用予以补充，以维持纳税义务人对法律信赖保护，亦所以维护法安定性。所以，对于在税法

上是否得以类推，不能单从形式考察，而需要结合个案综合考虑以维护税收正义。〔７６〕原则上，基

于法安定性及纳税人权利保护立场，避免民众遭受不可预测的损害，有关课予民众义务负担的课

税构成要件的重要特征，应通过立法者以法律明文规定，而排除法律的漏洞补充。〔７７〕在税法总则

框架下，类推适用需谨慎作为确认纳税义务的合法方式，并将除有利于纳税人外不得将类推适用

作为征税指导原则加以明确。

推计课税是指税务机关对于特定情形不根据直接数据而使用各种间接数据认定课税要件事

实的方法。只要在特定前提要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将具有较大盖然性的课税基础作为课税依

据。推计课税的性质，主要有“事实上的推定说”和“补充的替代手段说”两种，前者认为推计课税

与实额课税主要是证据方法上存在差异，而非新的课税程序；后者则认为推计课税是一种作为补

充手段的特殊的课税方法。德日通说采前者，认为推计课税只是一种间接证明方法，是法律上“证

明程度减轻”（Ｂｅｗｅｉｓｍａ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的一种类型。〔７８〕德国《税收通则》第１６２、１６３条规定了估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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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４０条第３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

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４页。

参见闫海：《税法总则的功能：凝聚共识、统领体系、提升治理》，载《新理财》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第６１—

６２页。

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１—９０页。

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５３１—５３５页。



税基础和基于合理性原因而对税额核定的其他方法。第１６２条规定，倘若税务机关无法查明或计

算征税基础，或者纳税义务人没有履行配合义务导致税款无法计算，则应对其进行估算。第

１６３条规定结合具体情况征税可能导致不合理结果是可以确定更低的税额或者进行递延纳税的前

提。税务机关对税收所采取的“核定”（Ｆｅｓｔｓｅｔｚｕｎｇ）方式，系宣示因满足构成要件依法成立之税收

义务，而非创设税收义务本身。〔７９〕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５条规定了核定征收的具体情

形，〔８０〕该条款的原则也可在税法总则立法中加以明确。

（二）溢缴税款与重复征税

税法上不当得利之返还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为履行纳税义务所缴纳或退还的金额经由受

领义务人返还 〔８１〕给原先之给付为其计算的纳税人，该等返还请求权属于公法上的请求权。在税

法学理上，溢缴税款返还请求权实际上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具体产生原因包括适用法令错误、

计算错误、其他可归责于政府机关之错误等情形。〔８２〕该等返还请求权存在“实质上的法律原因

说”（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Ｒｅｃｈｔｓｇｒｕｎｄｈｅｏｒｉｅ）和“形式上的法律原因说”（ｆｏｒｍｅｌｌｅＲｅｃｈｔｓｇｒｕｎｄｈｅｏｒｉｅ）两种观

点，前者认为应当将法律上的原因作为返还请求权的实体性基础，后者则认为在经过正式的取消

或变更程序前，返还请求权尚不存在，前者因与“构成要件说”一致而成为通说。〔８３〕《德国租税通

则》第１７３条规定了税务通知书因新事实或证据方法的取消或修改的具体情形。〔８４〕通过税务裁

定进行税收核定的情形下，纳税义务的存在不是以实质上的法律规定进行评定，而是根据是否存

在有效的行政行为进行判断，此时如果纳税人确实存在重大过错，则不享有退税请求权。〔８５〕我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５１条明确规定了溢缴税款的具体退还情形，但未对溢缴税款的不同情况进

行区分，可以考虑在税法总则立法中对溢缴税款的不同情形分别做出指导性规定，并对是否需要

支付利息、补偿及其具体计算方式做出相应规定。

“重复征税是指同一税捐客体，利用相同或不同之税目，对于同一或不同税捐主体，同时或先

后课征两次以上之税捐”，盖“税捐主体之所以有负担税捐能力，在直接税乃因税捐客体之归属结

果；在间接税，乃因转嫁的可能性。是故，关于重复课税有关问题之探讨，应以税捐客体为轴

心”。〔８６〕重复征税包括法律上重复征税和经济上重复征税两种。在国际上，由于税收协定的解释

和适用中政策目标或解释方法的差异，中国可能会与协定伙伴国因解释的冲突产生税收争议，从

而使纳税人面临双重征税的风险。〔８７〕克服双重征税的主要理论基础在于同一征税客体应当仅只

承担单一的纳税义务或者非重复的纳税义务，否则会造成国际上的税收合作之间的困难以及对跨

境投资贸易纳税人的极度不公平。避免双重征税亦需要作为国际税收征收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在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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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３〕，陈敏书，第５９页。

至于第３５条第（６）项是否需纳入核定征收范围，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参见汤洁茵：《不可承受之重：税

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之反思———以〈税收征管法〉第３５条第（６）项为起点的探讨》，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５１条的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

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３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主张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见前注〔５２〕，黄茂荣、葛克昌、陈清秀书，第３１４—３１９页。

见前注〔１９〕，陈清秀书，第４１０—４１２页。

《德国租税通则》第１７３条规定：“（一）在下列情形下应取消或修改征税通知书：１．事后发现有导致税额

提高的事实或证据。２．事后发现有导致税额降低的事实或证据，而纳税义务人对事后才发现事实或证据并不负有

重大过失责任。当事实与证据与第１点所述事实或证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时，对过失责任不予考虑。（二）不同于

第１款的规定，根据税务检查而发出的征税通知书，只有在出现逃税或过失漏税时方可取消或修改。在发出第

２０２条第１款第３句对顶通知的情况下，本规定同样适用。”

参见［德］迪特尔·比尔克：《德国税法教科书》，徐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９７—９８页。

黄茂荣：《税法总论———税捐法律关系》（第３册）（第２版），台湾植根出版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１页。

参见崔晓静：《国际税收协定解释的困境及其纾解》，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税法总则立法中明确加以规定。需要指出的是，重复课税之排除，通常可被认为是落实量能课税

原则并维持税捐竞争中立性原则的立法取向，在性质上讲重复课税之排除也并非税捐优惠，不是

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税收优惠的安排，而应是通用的国际税收规则并维护简约有效竞争的国际税

收秩序的手段。

（三）税收利息与滞纳金

税收附带请求权是一种基于税收债务关系而生的非税收金钱给付请求权，包括滞报金与怠报

金（Ｖｅｒｓｐｔｕｎｇｓｚｕｓｃｈｌａｇ）、滞纳金（Ｓｕｍｎｉｓｚｕｓｃｈｌａｇ）、利息和短估金等。
〔８８〕《德国租税通则》在

“第五部分 征收程序”之“第二节 利息、滞纳金”部分对税收利息和滞纳金事项做出了相应规定。

日本《国税征收法》在“第六章 附带税”一章规定了滞纳税和利息税、加算税两章，就滞纳税（年

１４．６％、７．３％等费率）的设定情形、具体事项以及利息税、加算税（１０％、１５％、３５％、４０％等费率）的

不同情形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德国《税收通则》第２３３至２３９条分别规定了利息的计息原则、补征

及偿还税款的利息、延期纳税的利息、逃税的利息、退还的诉讼期利息、通知执行的利息、利息金额

及计算、利息的核定等事项。〔８９〕《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见稿）》将“滞纳金”更

名为“税收利息”，利率由国务院结合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借贷利率的合理水平综合确定，

以与行政强制法中的滞纳金相区别。这种税收利息的安排比较符合当前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因

为不区分情形只要未缴纳税款而全部按照日均万分之五进行滞纳金征收，会造成纳税人负担过

重，也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９０〕

滞纳金，是税收主给付人或附带给付之债务人已届清偿期而未缴纳时，依法附加之金钱给付

义务。〔９１〕滞纳金既非利息，亦非罚款，而是一种促使纳税义务人准时纳税之特殊压力手段

（Ｄｒｕｎｋｍｉｔｔｅｌ），该等义务无需特别经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而属于依照税法规定直接产生的税收

附带给付。〔９２〕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滞纳金义务又有给付迟延之损害赔偿说、行政执行罚说、行政

秩序罚说、行政执行罚兼给付迟延之损害赔偿说。〔９３〕在我国台湾地区不另征迟延利息，可认为其

系采行政执行罚兼给付迟延之损害赔偿说。德国《税收通则》第２４０条规定了滞纳金制度，对滞纳

金的费率、附加税不征滞纳金、３日以内滞纳不收取滞纳金、共同债务连带滞纳责任以及最高额不

超过本金原则进行明确规定。〔９４〕《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见稿）》第６７条规定

了滞纳金按日加征标准为千分之五，而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２条规定的滞纳金按日加征标

准为万分之五，〔９５〕也就是说，征求意见稿的修订意图是相对降低非主观过错下的税收利息的费

率，同时提高主观过错下的税收滞纳金的费率，以求比较合理地解决现行税收滞纳金费率过高却

不区分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问题。因此，在税法总则立法中有必要对税收利息和滞纳金的相关概

念和指导原则加以明确，特别是将纳税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课税处分作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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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见前注〔５２〕，黄茂荣、葛克昌、陈清秀书，第２５７—２６４页。

《德国租税通则》第２３８条规定，每月加征０．５％的利息，应从计息期间开始之日起，按整月缴纳，不足

１月的，不计算利息。因抵销而取消应计息的请求权时，抵销权人的债权到期之日视为制度日。计算利息时，各税

种应计息的金额应按可被５０欧元整除的最近数额四舍五入。

参见陈俊良、顾慧媛：《关于税收滞纳金问题》，载《税务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参见陈敏：《租税法之附带给付》，载《政大法学评论》第５４期（１９９５年），第９１页。

见前注〔２３〕，陈敏书，第２４０页。

见前注〔８６〕，黄茂荣书，第８５２—８６３页。

《德国租税通则》第２４０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在到期之日届满之前未缴纳的税，滞纳每开始１个月，按

所拖欠的税额四舍五入金额的１％征收滞纳金，按可被５０欧元整除的最近数额四舍五入。”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２０１５年征求意见稿）》第６７条规定：“纳税人逾期不履行税务机关依法作出

征收税款决定的，自期限届满之日起，按照税款的千分之五按日加收滞纳金。”



适用税收利息和滞纳金条款的前提。

五、结　　语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纳税人主义是税法之魂，也是税法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其核心在

于纳税人权利保护。〔９６〕纳税义务体系作为我国成文税法中最核心要素的税收法律关系中的重要

范畴，对于提升我国税法规范的理论自洽性、逻辑完整性和形式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并与相关税

制要素体系一并建构了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现代税法制度体系。我国的纳税义务体系以纳税义务、

扣缴义务、第二次纳税义务等基础要素为内容构成，以纳税义务的发生、履行与变更、消灭等核心

要素为程序展开，以类推适用与核定征收、溢缴税款与双重征税、税收利息与滞纳金为特定的关联

事项，并借此建立较为完备、科学和规范的纳税义务体系。这不仅对于近期税法总则立法具有重

要的开拓性的构建性功能，而且对于中长期我国税法典立法起到理论引领的指导性效果。当前和

未来一段时间，在建构现代税收制度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税法总则立法、其他实体税种立

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都应秉承纳税人中心主义，注重税法总则与不同税种实体税法的

衔接关系，并在条件适合时择机推进我国税法典的早日立法实现，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中国式法典化和法治现代化提供示范性的制度基础和坚实的领域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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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桦宇 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纳税义务体系的构建

〔９６〕 参见熊伟：《税法总则立法中的纳税人主义及其制度体现》，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